
人与自然

天怄热的时候，蚯蚓迷了路，在
柏油路上被汽车碾压成一条红杠，极
像在柏油路上贴了个创可贴。

蚯蚓是陆生环节动物，不管天南
地北，山川陆地，城市乡村都随处可
见，它被人们称作泥土的“清道夫”“地
龙”，可让泥土蓬松，能改善泥土品质，
一直受到农人的青睐和爱护。

我们那里把蚯蚓唤作“曲蟮”，大概
是它除了没有眼睛，和黄鳝有点像的缘
故。夜晚乘凉，老人们便摇着蒲扇，给
我们讲蚯蚓借眼睛的故事。据说，蚯蚓
开始是有眼睛的，有一天，螃蟹因为要
去相亲，便向蚯蚓借眼睛，蚯蚓和螃蟹
是好朋友，老朋友开口，蚯蚓不好拒绝，
就把眼睛借给了螃蟹，谁知道螃蟹借走
眼睛后就赖着不还了，于是，每到夜晚
蚯蚓就一直叫着，要螃蟹还眼睛，螃蟹
就是不还。别说，看看螃蟹的眼睛，还
真有点像是另外安上去的。当然这只
是一个神话传说，但也在教育我们要养
成有借有还的习惯，决不能贪图便宜，
只借不还，遭人唾骂。

我经常陪大人翻地，一铁锨下
去，定会翻出几条乱滚乱翻的红蚯蚓，
要是不小心把它们挖成两截，它翻腾
得就会更厉害，看着都疼。这个时候，
觅食的小鸡会赶过来，一口叼走正在
翻滚的红蚯蚓，美美地享受一顿美
食。耕田多了，就知道，越是肥沃的土
地，蚯蚓就越多；越是贫瘠的土地，蚯
蚓就越少，土地也越板结。

雨季总是有小雨迷蒙温婉淅淅
沥沥地下着，池塘里泛着薄薄的轻雾，
此时是钓鱼的最好时机，在后园里砍
根竹竿，拿根大针在灯火上一燎，用老
虎钳弯成鱼钩，麦麸子皮用水一和，团
成团扔到水里，再挖几条红蚯蚓串一
条在针上，就可以钓鱼了。

蚯蚓是最好的诱饵，针穿了它的
全身，它疼痛难忍，拼命地在水里挣
扎，鱼儿路过，看见正在挣扎的蚯蚓，
会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去。等它感
到疼，往下一沉，我们就顺势往上一
提，鱼就带出水面，在鱼钩上扑腾着。

懂得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夏天
的蚯蚓就是活的天气预报，闷热难耐
之时，蚯蚓爬出泥土，在道路上一拱一
拱地爬着，这时候，人们就知道，天要
下雨了。

连天的雨不停地下着，在荒草地
里滋生了一片片黑色的地衣，它可是
就饭的好菜，地菜皮炒鸡蛋不知道馋
坏了多少个好吃的孩子，好在地里长，
每年都可以吃得到。

拣地菜皮要防着茅草尖扎脚，一不
小心钻心的疼就会顺着神经爬到嘴边，
歪着脚看有没有流血，不过，拣多了，就
有了经验，也知道哪里有茅草了。

这样的天气，地皮菜就是蚯蚓的
伞。很多时候，几乎所有大点的地皮菜
下面，都会藏着一条红蚯蚓，它们躲在
下面避雨，听虫鸣，欣赏绿草新发出的
嫩芽。可不能一块拣进框里，不然，很
难把它从众多的地皮菜里择出来。即
便这样，也会有小一点的蚯蚓漏网，被
眼睛“不利朗”的人放过，不小心和地皮
菜一块炒了，那就麻烦了，菜全倒掉不
说，还浪费很多东西。不是说蚯蚓有
毒，关键是饭菜里出现蚯蚓，特别的膈
应人。

时常听说有人专门吃蚯蚓，而且
还要掏钱买着吃，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就吃而言，蚯蚓也不是不能吃，
当需要必须吃它时，它就金贵了。中
医里，蚯蚓化身地龙，有清热、止喘、通
络等功效，被临床广泛运用，救治了成
千上万的人。在病魔面前，它已成药，
给人以健康和快乐。

蚯蚓，就在我们脚下，它遁入泥
土，更多的时候，是在为人类造福。

♣ 潘新日

蚯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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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不管吃得好赖，还能
填饱肚子。大概半年之后，红薯、胡
萝卜及红薯干面馍也短缺了。尚本
礼老师家里的馍篮子里粮食食品越
来越少了，他每次急火火地回到家
里，也不能保证吃饱了。

到了1959年，全国进入“三年
困难时期”，冢后村也不例外。这一
阶段，尚本礼老师最深刻的记忆就是
饥饿，因而吃了很多未曾吃过的奇葩
食物：谷糠馍、棉籽馍、茅根馍、草籽
馍、夫根馍等，还有各种树皮、树叶。

倘若不是饥馑之年，谷糠都是
用来喂畜禽的。那几年，人没吃的，
家里早就养不起猪羊鸡鸭了，以前养
的要么卖掉换粮食，要么饿死杀吃
了。谷糠馍被人们称作糠窝窝，粗糙
干燥，硬涩难咽。

把棉籽打碎蒸馍，只有极度饥
饿的人们才会想起那样的办法。那
时候棉花脱绒的机械很简陋，棉籽上
有不少的棉纤维。而坚硬的棉籽壳
即使粉碎了，依然保留着它的特性。
尚本礼老师现在说起棉籽馍依然反
感不已——比起糠窝窝，棉籽馍更
难吃，不仅又硬又涩，“扎嘴”，还有一
种棉籽仁的油腻味道，多吃一点都会
引起想吐的感觉。

除了难吃，吃了糠窝窝与棉籽
馍还会导致严重的便秘，很多人因为
吃了糠窝窝、棉籽馍屙不下来，在地
上哭着打滚，痛苦不堪。

那时候，荒芜的盐碱地多，这种
地不长庄稼，野草却能生长。人们便
把茅草根挖出来，洗净晒干打成面，再
蒸馍。人们当然也不会忘记草籽，收
获之后磨面，量很有限，但终究也算食
物，总比没有强。对茅根馍、草籽馍难
吃的程度，尚本礼老师只说“不成个味
道”，再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了。

豫北农村称作“夫根”的植物，
“官称”为日本天剑，民间和医生对其
称呼相当多，狗狗秧、狗娃秧、狗儿
蔓、富富苗、斧子苗、夫儿苗、葍秧、打
碗花、面根藤、喇叭花等等，说的都是
它。根白白细细的，类似于银条菜。
饥荒年代，人们挖空心思找食物，夫
儿苗根自然不会被放过。尚本礼老
师吃的夫根馍，其实就是夫儿苗根做
的野菜团——母亲把夫儿苗根揉
软，拌极少的高粱面或红薯干面，团
成团儿上锅蒸熟。与上述糠窝窝之
类的馍对比，夫根馍吃起来除了稍有
苦味，还算不上特别难吃，吃到肚里
也没有“后遗症”。

在吃的方面，人们真是有着超

乎寻常的创造力。最艰难的时候，人
们几乎吃遍了所有的植物。能吃的、
不能吃的都会拿来吃吃试试。像槐
花、榆钱儿、香椿芽、柳絮这些东西，
老祖宗早就开始吃，那就是很难得的
美味了。像榆叶、槐叶这样的树叶，
没有怪味，也是人们首选的“猎物”。
再后来，枣叶、杨叶、柳叶、杨树花（杨
杨狗）、各种树皮，都被人们当作食物
吃掉，甚至奇苦无比、气味难闻的苦
楝树、臭椿树也都未能幸免。苦、臭，
人们有办法，蒸煮，浸泡，淘洗，再不
然就忍着苦、臭吃，反正是得吃——
不吃就得挨饿。那几年内，各村各户
都没有了大树。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有必要做
一个简单的交代。据中国历史网发
布的“1960年历史大事记”记述：

“1960年上半年的高指标、‘共产风’
等错误比1958年还要严重，影响范
围也更广泛，造成了比1959年上半
年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第一，
农业、轻工业生产下降。1960年，全
国农业总产值完成 415 亿元，在
1959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又下
降了12.6%；1960年粮食实产 1435
亿公斤，比1957年的1950.5亿公斤
减少了 26%以上，比 1959年减产

265亿公斤，甚至低于 1951年的
1437亿公斤；棉花产量2126万担，
比 1957年的 3280万担减少 35%
以上；油料产量3405万担，比1957
年的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粮、棉的
产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
量甚至比1949年还低。其他主要
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下降。”

1961年，我国粮食总产为1475

亿公斤，与上年基本持平。这一年，
美国粮食总产量达1636.2亿公斤。
美国当时的人口为1.84亿，为我国
同期人口6.59亿的27.92%。

此间，为了解决粮食短缺，我国
在粮食进出口方面也做了大的调
整，在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主
要粮食生产过剩的国家求购粮食的
同时，还通过第三国进口美国粮食，
并向苏联提出购买粮食的要求。由
于当时内地各专业外贸公司均缺乏
从西方市场大量进口粮食的经验，国
家委托与外商联系密切的中资企业
香港华润公司操办粮食进口。1960
年秋交会期间，华润公司与访港的澳
大利亚小麦局局长签订了第一份粮
食进口合同。1961年2月，在中央
工作会议决定进口粮食的一个多月
之后，第一船进口粮食从澳大利亚运
到天津新港。

据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
毅夫教授1990年12月发表在美国
《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集体化
与中国 1959—1961 年的农业危
机》，我国1961年共进口粮食581万
吨，出口135.5万吨，净进口445.5万
吨，其中小麦进口388万吨，占当年

世界小麦进口总量的12.3%。按当
时一年人均口粮360斤的标准计算，
当年进口的粮食可以供应2400万
人以上。1962 年，继续保持进口大
于出口，净进口389万吨（进口492
万吨，出口103万吨）。

而在此前三年，我国粮食出口
均大于进口：1958年进口 22.5万
吨，出口288.5万吨，净出口266万
吨；1959年进口为零，出口为415.5
万吨；1960 年进口 6.5万吨，出口
272万吨，净出口 265.5万吨。

1959年9月，尚本礼老师通过
考试进入安阳地区直管的滑县师范
学校（中专）。这意味着，尚本礼老师
进入了国家体制——毕业后，他将
会被国家分配到学校任教，成为一名
吃商品粮的“定量户”。这时候，尚
处在三年困难初期，城镇居民及大中
专学生等的粮食“定量”还基本能保
持正常供应。到了1960年，全国性
的粮食与副食品短缺加剧，国家和省
里才下发文件，尚本礼老师的粮食

“定量”由35斤减少到33斤。对尚
本礼老师来说，每月减少两斤粮食，
也不会给生活带来太大的影响。

1961 年暑假期间，即将升入师
范三年级的尚本礼老师突然接到通

知：国家因连续三年遭遇自然灾害导
致经济困难，新学期不能正常开学，
暂时放假一年，可先在家务农，何时
开学另行通知。

据资料，为了纠正1958—1960
年出现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国
务院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
部门按照中央要求贯彻落实这一方
针，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对全
国高校、中专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压
缩、调整，很多学校停办：高等学校由
1960年的1289所裁并为407所，在
校学生由96万人压缩到75万人；中
等专业学校由1960年的6225所裁
并为1355所，在校学生由221.6万
压缩到 45.2 万人。而河南省在
1961 年暑假之后未能返校的大中
专学生有3712名。

其实，裁减合并大中专学校只
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一个方
面。这期间，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力度
更大的“壮士断腕”策略：基本建设投
资方面，1961年为 123.3亿元，到
1962年减少为67.6亿元；通过关停
1.8万国营工业单位的方式
精简了850余万人，减少城
镇人口1000余万人。 22

连连 载载

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只是宋
辽双方政策制定者有时正确、有时错
误的决策导致的偶然结果。西夏叛
宋、庆历增币与辽夏战争，惊破了宋
人的太平幻梦，使其留下了深刻、持
久的心理创伤。被认为赵匡胤之后
最具英才的神宗皇帝，内心一角隐藏
着不为人知的浓重阴影，不顾元老重
臣集体反对，一意支持性格偏激的王
安石推行变法。这场大变革，完全改
变了北宋历史，从此愈演愈烈的党争
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了宋
朝最可怕的内忧，直到女真南下，汴
梁陷落，北宋灭亡。党争以外患始，
又以外患终……

该书讲述的，是一些彼此勾连的

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没有超越个人
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
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问题做出的特
定回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特定历史后
果。作者通过对于史料的细密爬梳
与巧妙组织，围绕北宋中后期的内政
与外交讲述了一系列彼此勾连的“故
事”，由天书封祀、庆历增币、元祐更
化等历史事件，至宋神宗、王安石、司
马光、高太后等数位历史人物，呈现
了澶渊之盟后宋辽夏间跌宕起伏的
军事纷争与政治博弈，以及由此所引
发的使内政逐步陷入混乱的变法与
党争。各章之间环环相扣，文气通
达，史料翔实，既富专业性，也颇具趣
味性与可读性。

荐书架

♣ 胡珍珍

《忧患》：重现北宋内政与外交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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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占才

面善与面恶
近日重读《红楼梦》，偶然发现第

三回宝黛初见、第四回贾雨村与门子
对话，都用到了一个词“面善”，觉得
颇有意思。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两
处用词，背景和含义大相径庭。

大家都熟悉，黛玉弃舟登岸，从
江南初到荣府，一切皆新。透过黛
玉的到来，诸多人物粉墨登场。作
者以黛玉的眼睛，用传神之笔，寥寥
数语，把每个人勾画得活色生香。

轮到宝玉闪亮出场时，黛玉先
心中疑惑，他是怎生个惫懒人物？
及至见其装扮与容颜，却大吃一惊，
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
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在这
里，眼熟虽有面熟之意，却含有一种
深层次的、潜意识的眼缘。眼熟的
对象，不仅限于人，还有物事。无论
见或未见，似曾相识，在脑海深处留
下了良好的、深刻的印记，在某一特
定的时间段，即可被唤醒。黛玉乃
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
草，宝玉乃赤瑕宫神瑛侍者。神瑛
侍者日以甘露浇灌这株仙草，才使
之久延岁月，最终脱却草胎木质，修
得女体。这女儿饥食蜜青果，渴饮
灌愁水，缠绵不尽，情感郁结，下得
凡来，为的就是找寻恩人，用眼泪酬
甘露之惠，报灌溉之情，前世之缘岂

能轻易忘却？见了日日萦系于怀的
神瑛侍者，自是要大吃一惊的。这
黛玉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所
以，用眼熟一词是再合适不过了。

轮到宝玉看黛玉时，宝玉却没
有吃惊，他看到黛玉的眉靥娇态与
众各别，先是笑道：“这个妹妹我曾
见过的。”生长在南方的黛玉从未到
过外祖母家，宝玉何曾见过？贾母
遂笑着说他胡说。宝玉回奉贾母：

“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
心里就算是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
重逢，亦未为不可。”这里用了个“面
善”。面善一词的本意是面目和蔼、
面孔和善，有面熟意，亦有这个人看
上去心底良善之意。那宝玉作为神
瑛侍者，所灌之草卉何止一株？大
观园中众女儿皆是。他对前世的这
株仙草印象虽深，却也料不到它会
幻化成人。二者的相遇虽有眼缘，
而此时，他对黛玉感情的琴弦尚未
被弹动，也便不存在吃惊。

再看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
案”，贾雨村正准备发签海捕文书，
案边立的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于
是，心下狐疑的雨村就唤门子入到
密室询问根由，门子请安后笑问：

“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
了我了？”雨村就回说：“却十分面善

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
就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
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
里之事？”这里，雨村所用“面善得
紧”，原是敷衍之语，可能他真的是
想不起来了，也不排除门子那么一
说，他回忆了起来：哦，蓄了发的门
子是当年的小沙弥。然雨村不愿意
相认，毕竟今非昔比，雨村当了官，
门子是他的下级。

“ 面 善 得 紧 ”，即 面 目 和 善 得
很。雨村狡猾，说门子不但“面善”，
加入了主观的成分，而且带个“紧”
字。尤其“紧”字，既特别又新颖。
这门子和善吗？非也，他可不是等
闲之辈。他自以为与大老爷是旧
识，又为这件棘手的案子献了计，也
算立了大功，定会得到重用，可惜他
嘴太快，话太多，清楚雨村的底细。
他的话奉承中带恐吓，尊重里隐张
狂，太不识时务。雨村想到，保不
定，他日后还会说出自己不太光亮
的过往，那时候再暴雷，场面更不好
收拾，一不做二不休，日后，千方百
计，就寻了个他的不是，远远地充军
发配了他。门子的下场可谓是聪明
反被聪明误。按照《红楼梦》“草蛇
灰线，伏笔千里，天道轮回”的写法，
1987 年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处

理，贾雨村扛着锁枷，坐在囚车中
——他万万想不到，押送他的人正
是当年的小沙弥、被他发配的门子。

贾雨村典型的道貌岸然。从外
表上看，他也十分面善，实际上，却
趋炎附势，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为
了自己头上的一顶乌纱，忘恩负
义。两个人都非良善之辈。有人把
二人比喻成大坏蛋遇到了小坏蛋，
大聪明遇到小聪明，大傻子遇到了
小傻子。二者的命运，正是《红楼
梦》中所言：“聪明累”“身后有余忘
缩手”“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
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这一对的
面善，与宝黛的面善有着天壤之别。

门子这个人物，与第八十回目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的王道士王
一贴一样，都是芝麻绿豆人物，属配
角，在书中只出现了一回。二人连
真实的名字都没有，不像雨村，有名
有字有别号。然二人却都给我们留
下了深刻印象。

《红楼梦》中，看似面善的人物很
多，例如贾政、王夫人、薛姨妈、薛宝
钗等，她们的面孔，给人的感觉比较
温和，内心里，却都并非真的是良善。

看人，是不能只看外表面貌的。
芸芸众生，道貌岸然者比比。只有深
入了解后，才可作出准确判断。

今年迷上了蒸菜。以往，一年里至多在应季
的蔬菜下来时蒸上一两回。

正好厨房里备有土豆，于是，土豆洗干净，削
皮清洗，切丝，清水里再淘洗去淀粉，晾干，拌面，
上锅蒸十来分钟，然后倒在大一点的盘子里，放
调味料拌匀，就可以吃了。面粉的软香混合着土
豆的清绵，是不同于炒土豆丝炖土豆的另一种别
致的味道。

蒸菜并不陌生，而蒸土豆丝对于我却是有新
意。生活不就是这样嘛，保持一份好奇心，才不
会在平淡岁月里变得麻木迟钝而感受不到生命
的喜悦。

蒸菜可以说是吾乡的一道特色菜，也是一道
很乡土的菜。如今物质条件好了，宴席上也少不
了这道菜，且非常受欢迎。大鱼大肉的咸腻里，
吃一口蒸菜，青菜的清香在唇齿间回荡，这时候
就会体会到什么是“人间有味是清欢”。

很多青菜都可以拌面做成蒸菜，不同的青菜
做出来的蒸菜又有不同的味道。最经典的是蒸
荠菜，“春在溪头荠菜花”，荠菜是野生的，也只有
春天才能吃到。

犹记得少时和一群邻家孩子在田野河边挖
荠菜的情景，大家一手拿着小竹篮，一手拿着小
铲子，看见一棵荠菜，赶紧蹲下挖起来。其实，荠
菜遍地都是，只是很享受那种发现的成就感。兴
冲冲去挖荠菜，并不为吃，只是觉得好玩。蒸菜
是不在渴盼的食物之列，在孩子的眼里，味道寡
淡，和平常吃的稀饭馒头没什么区别。

喜欢吃蒸菜的是大人，他们总能在四时季节
里找到可以蒸的青菜。春天时，蒸荠菜。夏天
时，就蒸野苋菜，这时植物的生命力尤其强盛，到
处是野苋菜，绿莹莹的，弯腰掐下一把苋菜叶，几
天又发出来，似乎永远吃不尽。秋天时，可以蒸
红薯叶。红薯还在泥土里奋力生长的时候，它们
的大叶子在大人们眼里就是一道好菜。冬天时，
青菜是珍贵的，除了白菜萝卜，集市上还有芹
菜。芹菜杆炒菜，芹菜叶摘下来翠绿绿的，拌上
面蒸着吃，一点都不让它们浪费掉。蒸芹菜叶不
太好吃，粗纤维多，嚼起来比其他青菜有点硬。

对蒸菜起好感是长大后离开故乡，一个人在
寂寞的阴雨天最容易思念故乡的食物，看看厨房
里有一把芹菜，少时母亲蒸芹菜叶的情景如在眼
前，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步步，把寂静的叶子蒸成
了一盘温暖的菜肴。尤其是快要熟时，芹菜叶和
面粉混合的清香随着蒸汽在屋子里萦绕流动，那
样亲切的香味会让人不由得热泪盈眶。哪怕是
芹菜叶的硬，在心底也觉得是好的。

越来越喜欢蒸菜，因为它的清淡，简单而美
味，不用烈火烹油，不用五花八门的调味料。就像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喜欢简单，喜欢简单
的人，简单的心境，简单的衣着，简单的食物。

知味

♣ 卿 闲

美味的蒸菜

小小说

♣ 侯发山

响亮的耳光
张明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

了。爹正在履行睡觉前的最后一道
工序——洗脚，听到熟悉的敲门声，
脚从盆里拔出来就去开门，淌了一
地的水渍。

“回来了？”爹的脸上除了惊喜，
还有几丝困惑。这天是周六，若正
常，早就到家了，不会搭黑。

“我去了靠山屯。”张明让爹坐
下，挽起袖子要给老人家洗脚。

“我这臭脚……”爹了解儿子的
倔脾气，便咽了后半句，只好由他。

靠山屯是邻县的一个小山村。
张明调到邻县工作不到一年时间，
到基层调研，摸摸情况，都是分内之
事。爹心里宽慰，说：“没啥事吧？”

“没事。”张明把爹的双脚按进
洗脚盆。

“不对！我进门就发觉你脸色不
好，一定有事瞒着！”爹盯着儿子灰白
相间的头发，半是心疼半是埋怨。

“啥事？”娘给吓得脸色苍白，定
在了原地。

张明抬起头，笑了笑：“爹，娘，
没事，真没事。”说罢，用抹布给爹擦
脚，然后用指甲剪给爹修指甲。

“我给烧点水。”娘说着去了灶房。
爹的脚趾头像风干的老姜，要

型没型，要样没样。大脚趾，二脚
趾，三脚趾……张明修剪得很慢。

“孩子，啥事说吧。”爹轻言细
语，他是担心老伴听见。

“偷嘴吃瞒不住老灶爷。爹，我
算服您了。”张明一边剪趾甲一边说，

“靠山屯的谷婆婆，八十多了，一个人
生活。她身体不好，还要自己种地，
自己做饭，可怜得狼见了都想哭。”

爹问：“她不愿进养老院？”
张明叹了一口气，说：“谷婆婆

有儿子。按照规定，不够进养老院
的条件。”

“她儿子不养活她？对待不孝
子，扇他两巴掌都不为过！”

“老人的儿子六十多岁，原来在
工地上给人打工。有一次出了事
故，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失去了劳动
能力，他无儿无女，进了养老院。”张
明给爹解释道。

“尿坑里摸条鱼，咋混的啊。”爹
扑闪着眼睛，重重地唉了一声，继续
说道，“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些
事可以变通吗。”

张明点点头，说：“我气得当时

打了一巴掌……”
爹愣怔了一下，然后二话不说，

扬起手旋风般地结结实实给了张明
一巴掌。张明没提防，一下子从小
板凳上歪到了地上。

娘端着鸡蛋茶过来了，见此情
形，吓了一跳：“咋啦？咋啦？有事
不好好说，打啥哩？！”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
红薯。老辈子当官的都知道这个道
理，难道你不知道？老百姓有了难
处，当官的要先从自身找原因。你
倒好，敢去打老百姓，真是无法无天
了！”爹气呼呼地说。

“爹，我没打老百姓。”张明辩解道。
娘把鸡蛋茶放下，过来搀扶张明。

“你说，你打谁了？村干部？乡
领导？还是你的部下？不管是谁，
都不能打！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
他们有错，那也是你的错！”爹越说
越气，气得似乎有点跑题了。

“爹，您听我说完嘛，我是自己
打了自己一巴掌。”张明说。

“明儿，你咋能打自己呢？”娘忙
摸了摸张明的左脸，又摸了摸他的
右脸，好像在找寻挨打的痕迹。爹
瞪大眼睛，好像不相信张明的话。

张明说：“眼看着就要小康了，
我的辖区还有谷婆婆这样生活困难
的老百姓，我内心有愧啊。爹，我恨
铁不成钢，除了恨自己，我不知道该
恨谁……所以情急之下，扇了自己
一巴掌！”

“就你的手快！”娘狠狠瞪了老伴
一眼。“孩子，爹错了。”爹不自然地笑
了笑，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他伸出
手想去摸儿子的脸，想到自己的手粗
糙如柿树皮，便半途而废缩了回来。

娘说：“明儿，别理你爹。赶紧把
茶喝了。”爹翻了老伴一眼，说：“喝啥茶
哩，赶紧做两个小菜，我和孩子喝两杯。”

“喝，喝，就知道喝。”娘嗔道。
张明忙说：“娘，我多天没喝了，

也好久没跟爹敬酒了。”他心里清
楚，乡下的好多事情，别看爹识字不
多，但比自己有门道，他回来的目的
就是想讨教讨教呢，爹若不喝酒，就
跟闷葫芦似的。

“这下遂你的愿了吧？！”娘斜了
老伴一眼。

三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都笑
了。听得出，那笑声中有欣喜，有愧
疚，有疼爱，更多的是亲情，是温暖。

荷韵清华（国画） 王学俊


